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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禧的纵横气与“策士之文”

李    鹏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北京      102206）

[摘 要]四库馆臣认为魏禧“才杂纵横”，其文为“策士之文”，这是对魏禧及其文章的精确把

握。魏禧推崇纵横策士，揣摩过纵横家的学术，长期浸淫于苏洵文章，且对孟子有“策士气”的

文章别有会心；而易堂诸子中有多人曾佐戎幕为策士，可能对其也有直接影响。魏禧因此身具策

士气质，该气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有强烈的用世之心，渴望建立事功；二是他不讳言权术

机谋，推崇权变策略；三是他好雄辩，喜谈兵，有侠气。魏禧文章之所以被称为“策士之文”，

就内在思想内容而言，是由于其文章传达的思想观念极不醇正，像策士一样讲权变，有突破儒

家道德藩篱的风险；而公然无视君为臣纲的儒家伦理规范，显得尤为离经叛道；其最自负的论

策文，多为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提出应对策略，性质与策士运筹帷幄相似。从外在形式来看，其文

章有三个特点与策士说辞相似：一是文多议论且好议论、善议论；二是见识过人，喜辩驳，时或

好大言；三是行文重修辞，气势凌厉。以魏禧为个案，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策士之文”的内涵。

此外，魏禧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崇尚实学、追求用世、反思君臣关系等方面存在同频共振现

象，从中可略窥明清之际遗民群体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的某些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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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从宋荦、许汝霖将魏禧、侯方域、汪琬的

文章合刻为《国朝三家文钞》后，三人就被视为

清初最杰出的古文名家。四库馆臣在汪琬《尧

峰文钞》提要里，将三人作了比较，认为“禧才

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

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

本六经，与二家迥别”[1]（P1522），而《四库全书简

明目录》卷十八同书提要则径直说：“方域才人

之文，禧策士之文，惟琬根柢经典，不失为儒者

之文。”[2]（P819）三家之中，四库馆臣尤为推崇汪

琬，而对魏、侯二人均有微辞。不过，四库馆臣

对魏禧及其古文的看法在整个清代颇具代表

性，赞同者不少。例如，方濬颐即深以为然：“人

目为策士之文，吾亦云然。”[3]（P152）谢章铤述张

仁恬言：“魏 叔子有英爽姿，而策士抵掌之风

太重。”[4]（P641）谭宗浚亦云：“宗浚尝谓国朝魏

叔子文有策士纵横气。”[5]（P174）所谓纵横气与

策士之文，于古人似乎不言而喻，于今人则未必

然。可是，目前学界对此讨论并不多，管见所及，

马将伟《魏禧论策文与易堂文风—— 四库馆臣

“策士之文”说商讨》认为魏禧论策文中所展

现出的凌厉雄健的风格是易堂诸子古文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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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魏禧之文并非“策士之文”，而是“志士

之文”[6]。朱泽宝《策士之文：论魏禧散文对苏

洵文的继承与新变——以议论文为中心》看似

聚焦于此[7]，但该文着力处是比较魏、苏的议论

文，说明二者异同及其背后原因，并没有对策士

之文的内涵作深入解析。实际上，魏禧确有浓

厚的策士气质，而其古文纵横气四溢，并不限

于论策文或今日所谓议论文，称之为“策士之

文”可谓不刊之论，因此清人的说法值得重视。

本文拟从细读魏禧古文入手，对他身上的策士

纵横气作必要分析，并尝试对所谓策士之文的

内涵作一界定，以就教于方家。

二、纵横策士源流及其对魏禧
的熏染

策士，原指战国时期为诸侯出谋献策的游

士。这些游士来源复杂，儒、墨、法、兵各家都

有[8]，但其中以讲合纵、连横之术的苏秦、张仪

尤为著名，被视为纵横家的代表。因此，在不少

语境里策士又几乎等同于纵横家。孟子曾与纵

横家并世竞逐，但他将公孙衍、张仪等人阿谀苟

容、窃取权势之术斥为“妾妇之道”[9](P265)，拉开

了后世对纵横家绵延不绝的道德批判序幕[10]。

除了政治、外交实践，纵横家也形成了自己一

派的学术理论，位列诸子百家之一。班固《汉

书·艺文志》于“诸子略”中列纵横家为十家之

一，认为：“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

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11](P1740)《隋

书·经籍志》基本沿袭这一说法，强调“纵横

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

以及“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

贼害忠信，覆邦乱家”[12](P1005-1006)。话里既有对

纵横家善辞令的肯定，也有对其挥之不去的道

德担忧与贬斥。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部纵横家类

仅著录《鬼谷子》《战国策》二书，认为前者是

鬼谷子用来教苏、张“捭阖之术”的[13](P503)，而

后者“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

著”[13](P506)。四库馆臣认为晁氏归类不当[1](P462)，

但该划分实则有其眼光独到处，即《鬼谷子》

为纵横家学说的理论阐发，而《战国策》所叙策

士捭阖之事不尽可信，很可能是讲纵横之学者

通过演绎所谓具体事迹来夸耀纵横家在政治、

外交中的影响力。今人如吕思勉[14](P130)、赵逵夫[15]

等也持类似看法。实际上，纵横家著述本来就

不多，又大多失传，后人主要通过《战国策》的

描述才对纵横家的形象与气质有生动体会。而

《战国策》中所载纵横家折冲樽俎、辩口无碍的

辞令，更是直接滋养了后世论说类古文的创作。

综合《战国策》所塑造的纵横策士形象以

及前人评价，纵横策士给人印象最深的三个特

征：一是不讳言势位富贵，积极主动追求事功；

二是高度重视智谋权术，为达目的可置道德于

不顾；三是善于夸张声势，以纵横捭阖、极富论

辩技巧的辞令吓唬、鼓动或诱惑他人。

在政治、思想大一统完成之后，纵横家作为

一个学派失去了生存空间[16]，但喜纵横之术的

谋士、文士、侠士历代都有，尤其是在动荡变乱

之时以及新旧易代之际，总有人以与战国策士

近似的面目出现，魏禧就是其中之一。

魏禧与其兄弟魏际瑞、魏礼以及彭士望、

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等人曾一

度隐居翠微峰，人称“易堂九子”。但这主要是

为了避乱，魏禧并不想做隐士。对于乱世，他

心底似乎有些跃跃欲试。《十国春秋序》写道：

“然吾尝观分崩之际，其人才每为特盛。盖天

下之治，礼法明而风俗厚，人心安和，虽有奇才

异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绳墨；及其乱也，愤郁而

思动，铤而走险，上焉者纪纲法度不立，而其下

得肆志妄作以自尽其才。”[17](P369)《陈胜论》则

说：“天下无时不生才，世乱才益多……”[17](P44)

正如俗话所说，“乱世出英雄”，天崩地裂之时

由于缺少纲纪法度的约束，只要敢于冒险，大胆

作为，人才反而更有机会脱颖而出。在《赠程穆

倩六十叙》中，魏禧对于像鲁仲连、陆贾这样的

“非仕非隐”者极表欣赏，认为当天下有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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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优游各方之间，起到了功名之士与隐士都

起不到的作用：“然当其有所用之，则魏、赵欲

帝秦，燕将守聊城不下，而仲连以片言济事；诸

吕危刘氏，陈丞相计无所出，则陆生一见，将相

和而社稷安。”[17](P558)鲁仲连排患解难，事了之

后不受封赏，拂衣而去，通常被视为侠义高尚之

士，但他以辞令化解危机，与策士相类，因此有

学者认为他代表的是战国策士中“品高格异的

一支”[18]；而陆贾则是秦汉之际复兴的纵横家

中一员，司马迁《史记》将其与另一著名策士郦

食其合传，称其为“当世之辩士”[19](P2705)。魏禧

笔下的“片言”“一见”，是刻画策士时常见的夸

饰话语，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一出马就能轻松解

决棘手难题的纵横策士的推崇。这份推崇，是

魏禧染上纵横气的前提之一。

其二，对于纵横之术，魏禧曾下过一番揣

摩工夫。苏洵有《谏论》上、下篇，上篇论述臣子

劝谏应该向战国游说之士学习，有五种游说之

“术”可以效法，声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

不取其心”[20](P3123-3124)。魏禧《书苏文公谏上后》

则认为，更根本的“术”应该是“审其机”[17](P659)，

即把握适当的时机，看准事情的关键。在文后

自记里，魏禧说：“全部《国策》，只一‘机’字可

了。故同一说也，今日不效而明日效，此人从而

彼人不从，乃知纵横家非有硬法可学，全在心细

手敏处得力耳。”[17](P660)由苏洵文章上溯，魏禧

找到的是《战国策》和纵横家。其实，苏洵《嘉

祐集》有《几策》《权书》《衡论》等大讲各种权

谋之术，其人在宋代就被视为有纵横家气，其

文则源自《战国策》[21]。魏禧在《与诸子世杰论

文书》中说自己“少好《左传》、苏老泉”[17](P284)，

在他文集中因研读苏洵文而写就的书后文还有

另外五篇，长期浸淫于苏文，他很难不受纵横家

的影响。

魏禧甚至从极不屑于苏、张之流的孟子的

文章中揣摩策士进言之妙。他文集中的《孟子

牵牛章》，是对《孟子》里齐宣王问“齐桓晋文

之事”一章的评点。文后总评写道：“此章是古

今进言妙用第一篇文字……老泉《谏论》云：

‘以龙逢、比干之心，行苏秦、张仪之术。’可评

孟子此篇。又妙规模气象，迥然不同，视好色好

货诸篇，犹有策士气。”[17](P1035)孟子以好辩、善

辩著称，在他的身上以及笔下，同样有纵横策士

气。魏禧于此可谓心有戚戚，在此篇评点中对

孟子如何“提弄”“抑扬操纵”齐宣王解析得入

木三分。魏禧此举，很可能是想借儒家经典来为

自己文章的策士气背书。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心

目中，“策士气”绝非四库馆臣笔下的那个贬义

词，他明确表达了对《孟子》此篇的偏爱：“看

他千回百转，无数波澜顿挫、峰峦起伏，簇拥着

‘五亩之宅’出来处，委是可骇可爱，予生平心

玩口说，不忍释手。”[17](P1036)长期爱不释手地把

玩孟子有策士气的篇章，自然也会对他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易堂诸子大多胆识过人，其中如魏

际瑞、彭士望、曾灿等都曾佐戎幕，直接参与明

清之际的军事斗争，有充当纵横策士的实际经

历。魏禧身为“易堂九子”之一，这一小圈子对他

的影响可能更直接真切。

三、魏禧的纵横策士气质及其
表现

在心向往之且长期熏染之下，魏禧有纵横

气并不奇怪。所谓纵横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

个体身上所具有的与纵横家相类似的气质，二

是笔下文章流露出近乎辩士纵横骋说的气象。

后者其实是策士之文的内涵之一（后文详论），

但由于在考察魏禧身上的纵横气时，除了其自

述和他人的描述，主要依赖的就是魏禧笔下流

露出来的气象，因此二者有重叠交叉处。另外

需要说明的是，在分析魏禧的纵横策士气质时，

依凭的主要是留在文献里的言语文字，其中涉

及形象的几度建构：先有魏禧的自我建构、魏

禧亲友及世人对他的建构，然后才是本文的重

构。虽说对于缺乏影像资料的古人的体认，除

此之外也难有更好、更可靠的办法，但我们心

里清楚，读其书而想见其人与历史真实之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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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有距离的。

首先，虽然在当时以及后世魏禧都是以文

章名世，但他并不甘心于只做一个文人，他有强

烈的用世之心，渴望建立事功。这是他和纵横

策士气质相类的第一点。

魏禧主张为学应追求经世致用，认为“今日

之学术”乃是为“他日之治术”[17](P377)奠基。在

《复谢约斋书》中，魏禧提到“易堂虽窃有意用

世”[17](P237)，说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易堂诸子

的治学旨趣与人生志向，声称“以弟一人言之，

讲求古今当世之务，盖亦有年”。这封回信的缘

起，是谢文洊对彭士望《送熊养及叙》中“经义

气节，总属虚美”的说法不满，认为“刑名才智，

区区有利于一时，遗害后世不小；经义气节之

士，虽未必见用于当世，而启迪万世人心，维持

万古纲常，功甚大”。魏禧替彭辩护，认为这并

非彭的本意，恐怕只是行文抑扬过当导致的表

达不清，“谓刑名富强，智谋才武，有济于世，经

义气节反不如其实用，此则专就经义气节迂疏

已甚者言之，故遂抑之于其下”[17](P236)。话里不

难看出魏禧对空谈经义气节的迂儒十分不屑，

他其实和彭一样，对于一味讲求正心诚意终究

无救于宗社危急看得很清楚，因此更注重所学

的实用性，并不鄙弃刑名之类具体应用科目。在

《左传经世叙》中，魏禧更是断言：“读书所以

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足经世，则

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17](P367)

在他看来，流于空谈的学问毫无意义，真正可贵

的是“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17](P368)。值得注

意的是，在《与富平李天生书》中，魏禧将《左

传经世序》与下文提及的《留侯论》等文章称为

“皆仆志趣所在”[17](P246)。

正因为用世之心强烈，所以当魏禧沾沾于

勺庭的整治布置时，彭士望认为他这是被外物

所役，影响了器识 之远大，遂逼问道：“吾辈

洞观古今，卓荦独立，而其志乃反出霍去病下，

奚可哉？”[22](P32)或许在彭士望看来，真正有抱

负的遗民，应该像声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也”[19](P2939)的霍去病一样，首先考虑如何驱逐异

族、恢复故国。在他的表述里，霍去病并非高不

可攀的人物，而是完全可以超越的对象。易堂诸

子抱负之远大，于此可略见一斑。可与此相映照

的是，当“易堂九子”之一的林时益“老病专艺

植、逃禅，不留意世事”时，颇为失望的魏禧对

其直言：“吾向许君死，今不为君死矣。”[22](P168)

如此性情真挚、坦率异常的朋友责善之语背后，

依然是魏禧对于用世的热衷。

与治学强调经世致用相一致，魏禧《答曾

君有书》宣称“明理而适于用者，古今文章所由

作之本”[17](P218)，即古今作者之所以写文章，最

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阐明道理以对世界有所作用。

《俞右吉文集叙》说得更直白：“予生平论文，

主有用于世。”[17](P542)有论者认为，“有用于世”

是魏禧文论的“灵魂和核心”[23]。与魏禧同时的

顾炎武有类似看法，《日知录》卷十九有一条专

门谈“文须有益于天下”[24](P1079)。而且，顾也同

样不甘心于仅做文人，《日知录》卷十九“文人

之多”条引宋代刘挚“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

文人，无足观矣”一语，极表不屑[24](P1090)。于魏、

顾之同调，可略窥遗民中卓荦者之心胸。而在

《宗子发文集序》中，魏禧主张，在先秦诸子、

两汉百家及唐宋大家之后，文体与格调已经无

所不备，后人所作，如果“识不高于庸众，事理

不足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则虽有奇文与左、史、

韩、欧阳并立无二，亦可无作”[17](P412)，注目所在

仍是天下国家。他强调，“文之至者，当如稻粱

可以食天下之饥，布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下为来

学所禀承，上为兴王所取法，则一立言之间，而

德与功已具”[17](P266-267)，即最好的文章，不仅仅

是成一家之言，还应该有益于天下苍生，教导启

示后人，成就一番事业，如此则立言与立德、立

功兼具。《杂说》又云：“作文须先为其有益者，

关系天下后世之文，虽名立言，而德与功俱见，

亦我辈贫贱中得志事也。”[17](P1126)可见，不同于

纵横策士大多以辞令苟取眼前富贵，布衣魏禧

追求的是万世不朽。

而在亲友眼中，魏禧也不仅仅是个文人。曾

灿《哭魏叔子友兄文》一方面肯定魏禧“气节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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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文章垂天壤”，另一方面又不无遗憾地说

他“经纶才略未得稍展其生平”[25](P318)；而彭任

《过水庄悼魏凝叔兄二首》其二也有“可怜一

代经纶手，写作几篇文字传”[26](P497-498)：两人俱

以“经纶”许魏禧。

其次，跟纵横家一样，魏禧也不讳言权术

机谋，且极为推崇权变策略。《里言》中说：“术

字亦有不可少处，但不得已而用，专意利人而

用，谓之圣贤；可不必用而用，专意利己而用，

谓之奸雄。”[17 ] ( P10 59)类似表达，亦见于《与友

人》：“术者，君子所以成其仁，小人所以成其

恶。”[17](P322)魏禧以“刀”来譬喻“术”，贼杀人

与兵杀贼，用的都是刀，关键是看刀在谁的手里

以及如何用刀。显然，他认为权术只是手段，只

要目的正当，合乎仁道的要求，那么君子也不妨

使用。《里言》另一处甚至说：“君子得小人之

术则不可制。”[17](P1099)在君子与小人的较量中，

君子更应了解小人之术，唯如此方能立于不败

之地。

魏禧很看重临事应对时的权变与策略。例

如，《隽不疑论》赞叹隽氏在事变仓促之时“能

权”[17 ] ( P51)，《汉中王称帝论》批评费诗“不知

权”[17](P54)，而《唐肃宗灵武即位论》所谓“论理

者必深穷其是非之尽，论事者必深穷其利害之

尽”[17](P63)，则强调断是非的理是经，但临事时应

考虑利害，必要时可从权。

而在亲友看来，魏禧绝非迂懦无能的书呆

子，而是遇事时能够出谋划策的谋士，是可以倚

靠的对象。彭士望《魏叔子五十一序》里说魏禧

“长益为人倜傥画策，妇人孺子咸任之……甲

申国变临，一恸几绝，思毁家佐讨贼。家多难，

独身任其冲，白刃交前，不废言笑”[22](P125)；魏

礼《先叔兄纪略》也说魏禧“多奇气，论事每

纵横雄杰，倒注不穷。事会盘错，指画灼有经

纬；思患豫防，见几于蚤，悬策而后验者，十尝

七八”[27](P550)。在他们的笔下，魏禧不仅能为人

“画策”，而且事先拟定的计策后来往往得以应

验、奏效，俨然和《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一样

有用不完的锦囊妙计。

其三，魏禧跟纵横策士一样好雄辩，喜谈

兵，有侠气。魏礼《先叔兄纪略》云：“姊兄邱邦

士维屏以先生好雄辩，故折抑之。”[27](P552)魏禧

的雄辩，在其文章里有很好的体现，这也是四

库馆臣称其文为“策士之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下文将详论。

从学术渊源来看，纵横家与兵家之间关系

极为紧密，“纵横家的基本理论，是在兵家思

想的启发下产生的，或者可以说是在兵家思想

中生发、发展起来的”[15]。由于外交和军事经

常互为犄角，因此纵横策士往往也喜欢谈兵。

魏禧生平好研读《左传》，“于其兵事，稍有窥

得失，曾著《春秋战论》十篇，为天下士所赏

识”[17](P219)。虽然自知纸上谈兵与沙场鏖战是两

回事，但魏禧爱好谈兵的心性按捺不住，其文

集中除《春秋战论》讨论春秋时期著名战役外，

另有《兵谋》《兵法》等篇，前者总结《左传》涉

及的三十二种军事谋略，后者则总结《左传》提

到的二十二种行军打仗的方法。此外，魏禧还编

有《兵迹》十二卷，涉及中国古代战争的各个方

面，其中卷十一《远邦编》甚至叙及域外各国的

军事情况[28](P116-118)。

兵荒马乱之时，武力往往受到推崇。军事

中的兵谋、兵法乃“万人敌”，是重整山河的根

本手段，自然受重视，明清之际士人热衷于谈

兵正缘于此[29]。此外，个人的武勇侠义也会受到

礼赞。有学者认为，纵横家中像鲁仲连一流人

物就演变成后世的“侠”[18]。依前述彭士望“叔

子……年十一即知求友，志气轩豁，重然诺。长

益为人倜傥画策，妇人孺子咸任之”的说法，魏

禧身上显然有侠气，所谓“重然诺”以及替人画

策、受妇孺倚重，不就是司马迁《游侠列传》所

强调的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19](P3181)吗？魏禧在《大

铁椎传》中塑造了虎虎有生气、来去如游龙的侠

客“大铁椎”，而文末论中特意将其与用铁椎刺

杀秦始皇的力士联系起来，又隐隐透露出他对

游侠的期待绝非仅仅是个人的快意恩仇，而是

反抗暴政与复兴家国。



第2期 魏禧的纵横气与“策士之文” ·133·

四、策士之魂：重权变，轻道德，
运筹帷幄

策 士之文的内涵，似可从 文 章的思想内

容与形式风格两方面予以界定。前者是内在的

“魂”，后者则是外在的“形”。站在正统儒学

的立场，魏禧古文 里传达的思想观 念极不醇

正，甚至有大逆不道之处。这主要涉及两点。

其一，身具纵横气的魏禧讲权变，其中蕴

含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道德风险，认可为了

事功不惜突破各种羁绊的做法。而正统儒家自

孟子起 就极不屑于 诡 遇获禽，坚决 反 对以成

败论是非[9](P264-265)。在《相臣论》中，魏禧主张：

“相臣上参天子之柄，下可以达百执事。国家

之利害，苟迫于所不得已，则虽逆天子之法，

犯群臣之怨，冒天下之大不韪，必且毅然为之

而有所不敢避。”[17](P32)《留侯论》文前附识则

称：“忠臣以兴复为急，虽杀身殃民而无悔；仁

人以救民为重，故通权达节以择主。”[17](P42)魏

禧认为，只要最终结果是好的，那么过程中的

“逆法”“犯怨”“冒天下之大不韪”“杀身”乃

至“殃民”都是权变时可以接受的代价。在讨

论岳飞奉诏班师回朝结果被害一事时，魏禧认

为岳飞选择有误，因为“与其死于奸臣，孰死

于敌之为烈；避专制之罪名，何如弃二帝、败

国家、涂炭生民之祸为酷”，权衡轻重利害，正

确做 法应该是不奉诏，“专力图金，克中原以

迎二帝，然后还戈而清君侧”[17](P65-66)，最后自

请抗命之罪。他感慨岳飞囿于臣节、不知权变：

“故忠武一日为纯臣，则举朝忌之杀之；忠武

一日为叛将，则举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国之情

势，类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与权也。”[17](P68)

清初冯景非常欣赏 魏禧文章，其《解 舂 集文

钞》补遗卷二《与高云客论魏序书》誉为“才

兼众体，可称有笔”[30]，而《解舂集文钞》卷十

《驳魏叔子论策二条》，则痛批魏禧一些观点

偏颇，恐怕会遗祸后世，“其尤甚者如《宋论》

惜岳忠武未可与权”[30]。四库馆臣也痛惜魏禧

文章虽好而“学问则多讲权略”[1](P113)。《读宋

李忠定公集》中，魏禧又说李纲若是岳飞，“必

不听金牌召还”，因为李纲“敢于犯难为反经

合道之事”[17](P1041)。在论姜维事时，他再提“反

经合道”[17](P1152)。所谓反经合道，就是在不违背

“道”的前提下做出灵活的权变。《公羊传·桓

公十一年》：“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

者也。”[31](P547)即反经行权，是为了有更好的结

果。与魏禧对照的是，清初另一著名遗民吕留良

对所谓权变持保留态度，认为倘若无所不为，

不受约束，就不是圣贤门下：“天下妄作苟取之

徒，动以豪杰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顾小节，此为

作用权变……由是观之，圣贤门下岂有靡所不

为之豪杰哉？”[32](P757)依吕氏说法，魏禧恐怕会

因其思想的驳杂偏至而不得入儒家之列。

其二，魏禧文中最受清人訾议的，恐怕是

他公然无视君为臣纲的儒家伦理规范。对于君

臣伦理，他以古代理想的君臣关系立论，认为

大臣理应敬君如天，可一旦君主“淫暴昏庸足

以危宗庙而覆国家，则放之、废之，断然而不

疑。此其迫于所不得已，虽犯天下之公议，而

不以为非”[17](P98)。这其实与黄宗羲《明夷待访

录》之《原君》《原臣》篇中的思考有异曲同工

之处[33](P2-3)，都受到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

弑君”[9](P221)论断的影响，极具革命性，与一味

坚持愚忠的小儒泾渭分明。在《拟褒崇岳忠武

王议》中，魏禧认为宋高宗不配作人君，指名道

姓地直斥“赵构昏逆”，甚至声言：“而赵构不

孝不弟，暱奸仇忠，罪亦不容于死，则当刬夷陵

墓，刻碑于上，宣示其罪。”[17](P212-213)《鹤征录》

卷四辑有《松窗笔乘》一条记录，载钱塘吴瑹

符曾当面批评魏禧“论岳鄂王事，谓宜铸高宗

像跪于墓，乖君臣之义”[34]。在以理学为主流意

识形态的时代，大部分儒士都会认为魏禧这类

论调有悖于儒家根本伦理，早已不是“反经合

道”，而是离经叛道。

有趣的是，在《与毛驰黄论于太傅书》中，

魏禧主张“论古人者，不可苟为同，尤不可苟为

异”，前者因见解不高超，无非是不能博取名声

而已；而后者为求立异，钩深索隐，附会穿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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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眩人听闻，移其心术者必甚，此贤智之过，

流毒所以无穷。苏氏论文章横绝千古，后之君子

不无遗憾，亦正坐此故耳”[17](P221)。这些话，在

一些清人看来，正可以移用到魏禧自己身上。

此外，魏禧不少论策文的内容是针对某一

具体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其性质与策士运筹帷

幄相似。魏禧认为，策文应该是“坐而言，起而

可见诸行事”[17](P167)，即策文首重应对策略之得

法有效，以实用为上。他的策文很好地实践了这

一主张，多是当之无愧的经世之文。例如，《救

荒策》将救荒措施分为“先事”“当事”以及“事

后”，分别提出八策、二十八策、三策，大多切实

具体，不避琐细，方便人们参照实行，如“立义

仓”一策下，特别提到建仓库时，“如系五间，只

以四间贮谷，空闲一间，以便搬移仓谷，防整仓

及新谷发热等事”[17](P170)。而《制科策》认为应该

“废八股而勒之以论策”[17](P184)，并提出具体考

试方法，也是切中时弊之论。读魏禧这些策文，

仿佛在聆听一位胸有成竹的策士侃侃而谈，原

本疑难纷杂的问题迎刃而解。

相较而言，论文比策文更强调个人观点的

树立与阐发，以成一家之言为标准，要求更高。

例如，《晁错论》针对晁错削藩招致七国之乱一

事展开讨论，先引苏轼《晁错论》中的观点，然

后旗帜鲜明地抛出自己的观点：“夫错削七国是

矣，其所以削之术则非也。”接着以大禹治理黄

河时将河水分成九条做类比，阐明削藩的指导

方针：“力合则难御，势分则易制也。是故离其

交而乘其敝，缓其谋而分其力。”历史上秦并六

国，刘邦战胜项羽，都是如此，“未闻有欲谋其

人，顾先声以动之，而激之以合其党者也”。因

此，正确的做法是先笼络诸王、孤立吴王，“然

后以大军临其地，赦其国内臣民将士胁从者，夫

必有缚濞而至者”，最后再“耸以灭吴之威，而

开以世享之利”[17](P46)，让诸侯王推封子弟，自

然就消除了因藩国过于强大而导致的对中央朝

廷的威胁。魏禧此番谋划，有极为明显的策士

操弄权术的色彩。而其论述，或类比，或以各种

史事为例证，再加上整散相间的文辞，既有蛊惑

性，又极具气势，是典型的策士之文。

五、游说之形：善议论，好大言，
修辞精工

就外在形式风格而言，魏禧之文之所以被

称为策士之文，是由于他的文章往往是议论纵

横，博辩无碍，与策士说辞在形式上极为相似。

邱维 屏在 序魏禧文 集时说：“冰 叔 之文既精

强于事理，操术甚切，而笃于情，畅于其势，明

于辨。”[17](P25)曾灿序文也说：“叔子爱苏明允，

故其文特雄健。而又不肯学古人专家，步趋其

形容，摹其謦咳，往往好出高论奇识，凌厉古

人。”[17](P27)在《与诸子世杰论文书》中，魏禧也

很自负：“吾好穷古今治乱得失，长议论，吾文

集颇工论策。”[17](P283)又云：“然如苏氏父子论，

则古当不有是，不谓开创，殊不可得。吾诸论亦

私自谓苏氏后恐无其偶。”[17](P284)若析而言之，

则魏禧古文有以下三个特点与策士之辞近似：

一是文多议论且好议论、善议论；二是见识过

人，喜辩驳，时或好大言；三是行文重修辞，气

势凌厉。

先看其一。《魏 叔子文集》二十二卷釐为

论、策、议、书、手简、叙、题跋、书后、文、说、

记、传、墓表、杂问、四六、赋、杂著十七类，其

中“文”实际特指哀祭文，四六属于骈体，杂著

则是将一些不好归类的作品归集一处。因此，

如果衡以一般古文文类术语，这些文章涉及论

辩、书简、序跋、赠序、传志、记文、哀祭、辞赋

等。如果搁置较为特殊的辞赋，将其余文章进

一步归并，则除了侧重抒情的哀祭、主于叙事的

传志以及杂记文外，大多属于今日所谓论说文，

二十二卷中多达十四卷。魏禧文多议论，于此可

见一斑。

因为善议论，魏禧不仅在其最自负的论策

等论说文中大逞其辞锋，甚至在其他文类中也

屡发议论。例如，被不少人视为无聊应酬的寿

序，在他笔下却往往因为议论风生而别具一格。

《闵氏熊太君百岁叙》开篇交代作序缘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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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熊氏生年为隆庆六年（1572年），联想到该

年万历帝登基，感慨“四十八年太平天子，实始

基于此”，由于四海昇平，熊氏“取寿也固宜”。

可笔锋一转，说百年中内外多故，“天下之势凡

五六变，当其时者，盛衰新故之感，贫富之相

乘，安乐忧患更迭洊至”，一般人受此折腾并不

易长寿，而熊氏高寿如此，或许是因为她身为女

性不关心外事、儿孙赡养备至以及先天禀赋所

致。至此，似乎已是文无剩义，但魏禧又宕开一

笔，写他闻见所知的另两位高寿女性，并在文末

说熊氏与蔡氏“又皆生长嘉、隆之间”[17](P571)，全

文于是再度归结至明朝太平岁月之福荫，与前

文形成呼应。原本一篇很普通的寿序，在魏禧议

论的勾连下，寄寓了遗民对明朝盛世的深情追

忆与感怀，显得摇曳多姿。此外，像《赠杨仲子

六十叙》，也是以议论胜出，文后所附许师六评

点称：“不实叙仲子行事，只就人不易知上发议

论，而生平已隐跃言下。通篇从无生有，反覆动

人，以龙门纪传手笔为寿文，安在寿文之不可传

也？”[17](P584)音实难知，而许氏洵为赏音。

其二，关于魏禧论策文之见识过人、喜辩

驳，上文讨论其文章思想内容时 我们已经多

有领略。兹再举一例，《正统论上》开门见山说

“古今正统之论，纷纭而不决，其说之近是者

有三，欧阳修、苏轼、郑思肖是也”，接着简要

概括三家观点，承认“三者之说皆近于理，而郑

氏为尤正”，但声称三家“各有其偏见，不可以

不辨也”，只要“辨其非，则是者出矣”，随即分

别辨明三家之“蔽”，最后亮出自己的观点：“古

今之统有三，别其三统而正统之说全矣：曰正

统，曰偏统，曰窃统。”[17](P35-36)全文丝毫不拖泥

带水，简洁干脆，如锋利的匕首，出鞘后直击要

害，虽然看似没有文采，但行文中洋溢着对自己

见解的高度自信，因此尽管直来直去，却显得气

势凌厉，令人印象深刻。

毋庸讳言，如策士说辞往往虚张声势、大

言恫吓一样，魏禧古文也时有英雄欺人之谈。

例如，在讨论邲之战时，开篇以极高调门宣称

“善战者不败。善败者持其势而制之，不至于

大溃而不可止”，然后提出的“救败之道”是让

荀林父“以先济之赏赏陷阵之士，以鼓先济者而

鼓楚师”[17](P109-110)，认为如此即可像韩信背水一

战一样置之死地而后生。全文昂扬自信，贯注而

下，一般读者很容易被说服，可文后所附温伯芳

的点评却并不买账：“楚庄为君，叔敖为宰，有

制之兵，有能之将，而欲以不和之师侥幸取胜，

其必自歼于河上无疑。”他认为魏禧的文章虽然

“纵逸可诵”，但文中观点是“所谓只可隔壁听

者也”[17](P111)。“隔壁听”，即“隔壁听话”，《汉

语大词典》释为“大言无实，空有声调，难经目

验”[35](P1090)，温评此语可谓一针见血。

魏禧另有些文章大言不惭则是为了高自位

置，这与纵横策士游说时为了吸引君王注意力

的做法如出一辙。例如《与杭州汪魏美书》中魏

禧直言汪拿他当普通人对待，“足下则可谓失

人”[17](P293)。这声口，宛似著名策士郦食其初见

刘邦时，上来就教训他“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

秦，不宜倨见长者”[19](P2692)。其做派，也很容易

让读者联想到《战国策·齐策四》所载“齐宣王

见颜斶”时颜斶要求“王前”[36](P395)。

其三，魏禧的论说文和纵横策士的说辞一

样，为了实现良好的说服效果，颇为重视修辞，

行文气势凌厉。例如，《尉佗论》云：

为佗之策有四，而佗得其又次者。今夫乘中

国多故，割据一方，几幸无事，不能与天下除患

害，此狗偷鼠窃之智，非大丈夫之事。是故佗出

两粤兵与诸侯从高帝灭秦夷楚，立功名，裂土分

王，是谓上策。遣一介使，自结于诸侯，兴卒然

之师，度岭北出，急取章、贡为南粤门户，据上游

以攻豫章，此反掌之势，策之次也。垂头塞耳以

自全，功不及天下，名不显于诸侯，是谓又次。然

且保境息民，德施甚厚，不智小以谋大，不力轻

以任重，自度其所可能，苟安而止，不以毒祸遗百

姓，盖犹有足取者。使佗内不拊循其民，蒐练士

卒，外劫暴秦之威，既不敢与诸侯攻秦，复不能

闭境自立，苟目前之安富，忽天下之大计，首鼠两

端，因循顾望，则进不足比数天下之豪杰，退不

足为秦之忠臣，四境兵交，疆土日削，贸贸然如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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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之无依，则终于为人臣仆，杀身而辱名，是谓下

愚之计。[17](P49-50)

魏禧替秦汉之际的赵佗谋划，认为以当时

情势，有四策可用，而赵佗未能乘时取功名、裂

土封王，仅采取只图自全的中下之策，很是可

惜，但以此让境内百姓远离秦末战乱，仍值得称

赞，因为他至少没有选择首鼠两端的下下策。

文中魏禧居高临下，直斥赵佗“非大丈夫”，气

势咄咄逼人，分析对策时举重若轻，将群雄纷

争之事视如反掌，于极度自信中流露出策士抵

掌而谈、天下尽在掌握中的风采。这段文字以

散行为主，但其中“不智小以谋大，不力轻以任

重”前以“然且”领两个四字句“保境息民，德

施甚厚”，而“苟目前之安富，忽天下之大计”

之后又接“首鼠两端，因循顾望”两个四字句，

四六错 落 对仗中音 调铿 锵；另外如“内不拊

循其民……外劫暴秦之威”“进不足……退不

足……”等构成对比，三个“是谓”之间构成排

比呼应，都是通过精心修辞来使行文贯注而下，

形成凌厉气势，令人目眩。

再如，在劝谏方以智的《与木大师书》中，

魏禧写道：“迩者道誉日盛，内怀忧谗畏讥之

心，外遭士大夫、群衲之推奉，于是接纳不得不

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行迹所居，志

气渐移。”[17](P256-257)这段文字，第二、三句“内

怀”与“外遭”对举却又字数不一，然后以关联

词“于是”引出三个整齐的六字排比句，再接以

两个四字句，读起来既整丽又不板滞，极为流

畅。又如，《与临川王伟士书》论教养子弟之

道 [17](P243-244)，列举正反历史事例为证，洋洋洒

洒，令人信服。而援古以证今，恰恰也是纵横家

在游说时爱使用的方法。

六、结语

魏禧身上纵横策士的气质，与其笔下呈现

出的策士说辞气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互为

因果、彼此成就。清人所谓“纵横气”“策士之

文”等说法，其实敏锐地抓住了其人、其文的主

要特征。考察魏禧及其古文，不仅要注意文体

特征的辨析，也要关注思想学术与古文创作之

间的互动。研读魏禧古文，不难发现他与顾炎

武、黄宗羲等人在崇尚实学、追求用世、反思君

臣关系等方面存在同频共振现象，从中可略窥

明清之际遗民群体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的某些共

性，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史上个体文学成就的

探讨，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探究价值。而本文关于

策士之文内涵的探讨，虽然主要基于对魏禧古

文的细读，但或许也适用于类似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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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Xi’s Temperament of Political Strategists and His “Strategist Prose”
LI Peng

Abstract: Wei Xi highly respected strategists and had studied diversity theories, thus he had a 
temperament of political strategists,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he was ambitious and 
wanted to create a legacy that would outlast him. Secondly, he talked openly about political tactics and 
praised strategic methods highly. Thirdly, he was eloquent, liked to discuss military affairs and had a 
chivalrous spirit. His prose was called strategist prose reasons. Firstly, the concepts conveyed in his articles 
were unorthodox, the advocating of the adaptability in tactics carried the risk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moral barriers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public denying of the emperor being the role model of his subjects 
deviated from norm. Secondly, the argumentative essays that he valued most were the same as the strategists’ 
suggestions in a way. Besides, his prose had thre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re similar to strategist’s rhetoric. 
On the one hand, there were a lot of argumentative essays and he really liked and was good at discussing. 
On the other hand, he had outstanding insight and liked to debate, and sometimes he would brag. Lastly, he 
devoted particular care to rhetoric in his writing and his style was swift and fierce.

Keywords: Wei Xi; political strategists; strategist; temperament of political strategists; strategist prose


